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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服装在今天已经不只是生活中功能性的必需品，而是含有美感判断的价值。这种价值在服

装本身的生产结构中从何而来? 其内容如何? 本雅明认为生产技术的提升是一个被关注的要素。罗

兰·巴特阐明了作为符号的服装如何传递其价值内容，并且给予结构性分析。服装书写作为服装生

产体系的枢纽，在服装生产体系上游至下游的特征传递情境下，标示着流行的确立。我们还可以看

到，服装美学的特殊价值结构如何开展，并且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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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装生产体系的结构

本雅明认为，艺术价值或艺术的先进与否来

自于作品所具有的政治作用，这个政治作用根源

于技术，尤其是生产技术的表现。政治作用指的

是艺术作品对于大众的影响效力［1］。现代机械

复制技术兴起以后，艺术作品的政治作用的推广

力增强了。由于大量生产和产品成本下降，艺术

作品进入人们的一般生活之中，灵光虽然随之消

逝，但提升的是对于大众启蒙的可能性。

“服装情境”可大体区分为三种: 高级服装、

书写与媒体服装、成衣。它们各自具有不同对象

和政治作用，其技术展现有所不同，其生产关系

所导致的价值效力也有所差异。在服装生产体

系之中，技术与美感特征的传递基本上是由上而

下的，高级服装或上游服装接近于传统艺术作

品，到了成衣时就完全是复制技术的产物。每一

季的“服装秀”会提早展现未来流行的趋势，这

种展现可以说是一种创造，创造流行的承载物。

上游服装本季的流行特征，例如特殊样式的领

口、颜色或搭配风格，会被服装书写和媒体切割

出来，进一步流传并展现在成衣之上。成衣的售

价往往便宜很多，消费大众透过这个终端得以拥

有上游服装那样的特征。这个过程即是一般性

的服装美学特征在生产体系中的流通过程。如

果说服装具有启蒙的效果，那么接触群众的媒

体、服装书写与成衣必然是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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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之于群众的消费选择大致有两种模式:

透过媒体传达价值而选择，或透过个人品位而选

择。后者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对于前者的

探讨要回归到媒体传播、生产价值判断的方法

中。本文主要选择服装书写加以论述，因为这对

于它本身的政治作用具有比较稳固的确认，在价

值创造性上服装书写拥有非常稳固的作用。服

装书写难以被其他媒体所取代的根本原因也基

于此。单纯的符号结构使得它在面对观者时，透

露的意指作用是容易被理解的，并且明确表达出

什么是流行的或合适的，服装书写本身构成了一

种特殊语言。这种特殊语言所带来的价值判断

针对真实的服装本身，或者说是针对真实服装的

语言化结果。罗兰·巴特的工作即是在肯定了

此点以后，描绘出真实服装语言化的方法与结

构。如同符号学的前提，是作为一种价值区隔的

结果，那么服装书写的创造性便是提供真实服装

的价值区隔［2］。

一件服装作品虽然也如同所有的艺术作品

一样具有审美性，但是在服装生产体系中，特殊

的价值结构在于“流行”与否。流行性并没有在

服装作品被创造出来时就内在于服装本身，这是

流行的一个特色: 决定流行的是产品的结果［3］。

所以，即便服装书写创造出真实的服装的价值区

隔，但是否流行还要看整个服装生产体系对于特

征结构的传递结果，以及市场接受的程度。因

此，服装书写位于服装价值结构的一个重要环

节，它联系了真实市场、实体与符号化以后的价

值区隔，是判断的客观依据。

二、服装与媒体

关于传达服装价值的媒介，除了传统的时尚

杂志外，还有其他的媒介也具有承载服装价值叙

述的功能，比如时尚摄影和纪实摄影，比如名人

或明星等名流。服装书写价值判断的对象指向

大众，以及服装特征传递后的下游服装与消费

者。而对于作为流行的追随目标的名流而言，服

装有两方面的作用，对内是满足与表达个人价值

选择，对外则是生产流行。此时生产的流行指向

的是名流本身，而不是服装。这时服装本身就远

离大众而成为一种工具。服装书写与之最大的

差别在于，服装不会成为媒体，而是成为媒体所

描述的对象。

在名流造成的流行服饰引发风潮以后，成衣

工厂便制作出具有相似特征的衣服，进一步通过

广告加以推销。服饰广告和服装书写的最大差

异是发生时间与价格描述。服装书写往往在成

衣生产之前，它成为成衣生产的价值资料来由;

而广告的推销对象在于成衣，它在成衣生产之后

出现。此外，服装书写通常不会标出作品的价

格，而广告 ( 尤其越接近下游成衣时) 有较大可

能标写出了价格。

三、服装与符号

服装书写是接触服装和大众这两端的中介

点，并且是真正传递和表达服装审美价值的工

具。我们就以服装书写为主要观照，通过罗兰·

巴特的《流行体系》来理解服装书写是如何传递

服装价值的。

在《流行体系》一书中，罗兰·巴特采用符

号学方法来阐释服装。他区分了三种服装，分别

是书写服装、意象服装以及真实服装。真实服装

即是服装的实体，具有物质广延性。书写服装和

意象服装在描述同一件作品时表现出同一性。

更重要的是，他区分出了各种服装的限制: 书写

服装停留在语词层面上，意象服装停留在形式层

面上，真实服装则不可能存在于语言层面，因为

语言并不是现实的摹写。这里所谓的“语言不是

对现实的摹写”，可解释为语言并不是对于现实

的复制，而是转化为符号的过程。从另一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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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符号所具有的任意性和现实事物的客观确定

性之间的关系，导致了语言与现实彻底的不同之

处。因此，我们无法将语言现实化，但是现实却

可以被语言化。这种结构可以说是罗兰·巴特

关于服装书写的理论基础。

1．服装书写的表述系统

按照符号学的理论，一个符号可以区分成能

指与所指。能指是指符号本身具有的外在形象

或语音，而所指则是符号的意义所在，也就是符

号所指涉的物件、概念或对象。符号中的能指和

所指之间的关系具有任意性，即任意一个能指不

见得就联结固定的所指，反之亦然。

服装书写与所有的符号表达一样，也具有能

指、所指和意指作用。真实服装往往作为服装书

写的所指，而价值结构则表现在意指作用之中。

毕竟从能指和所指的表示里面，我们实际上不见

得能够看到价值评价的内容，例如“带有黄色碎

花的短裙”这种描述。但由于它所放置的位置和

此种书写本身所包含的政治作用，导致了价值传

达的可能性。我们也可以说，罗兰·巴特谈论的

艺术的政治作用是源自符号的意指作用。

罗兰·巴特将服装书写区分为指涉两种系

统，一种是指涉世事的，另一种是指涉流行的。

而这种表述又可区别为两种信息系统，一为特定

的语言，一为服饰系统［4］，这两种系统不是截然

分开的。他认为服饰信息系统已经被语言系统

所取代; 服饰信息系统包括了技术的层面，包括

在服装制作时所使用的版样与设计图，以及生产

时所采用的技术语言。无疑，这些语言也可以作

为传达服装样式的信息系统。而现在的语言系

统不仅仅可以表述流行，同时也可以作为服装样

式的表述。从这个观点来说，语言系统的信息蕴

含量高过了一般服装信息的内涵。

例如“戴这顶帽子显得青春”，“这双鞋子适

合在城市中漫步”这类语句，单纯的对于服装本

身信息的描述难以表达其蕴含的效果，但作为一

种与某些事实的联结，语言系统所受到的局限就

较少。因而在这样的描述中，服装进入了世事进

而也能够由一般符号学原则进行分析。因此，我

们看到的服装———世事描述，通常是建立在表现

一种服装的使用方法或适宜的使用场合。

指涉流行的服装书写，因为不与世事联系而

是较为单纯地描述服装的内容或特征，因此是偏

向服饰信息系统的。最基础的服装信息系统表

达是专业的，须是对于服装设计具有专业知识的

人才易于理解。但在服装书写中，只有把专业知

识的语言转换为一般语言，大众方能轻易取得信

息的内容。这个转换的过程实际上就产生了一

种意指作用。为什么需要把服装信息转换成服

装书写，并且放置在大众媒体之上呢? 因为这些

服装书写实际上描述的是流行的内容，而非单纯

的服装信息。

2．意指单元和意指母体

与服装的价值结构直接相关的很重要之一

环，在于服装符号中的意指作用，以及放置在服

装生产体系中所产生的政治作用部分。罗兰·巴

特的书写服装之所以能够传达价值，其要点也就

在于书写符号作为真实服装的特征转换，将实体

的美感要点转化为价值并且加以确立。此时，这

些特征在符号中可以被区分为意指单元和意指

母体。

杂志中对于服装的表述可以当作一种服饰

符码的能指，这意味着一种服装书写的内容已经

反过来同等或替换真实服装作为符号的能指。

例如，将“戴一顶露出前额的帽子显得人青春朝

气”这样的句子作为替换真实服装时，就将服饰

符码与特征提出来了。而另一方面，在“青春朝

气”这个部分，作为一种价值联结，将青春朝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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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某种形式的帽子，这种联结即是简单的服装

书写意指作用之表现。它将各种服装符码进行

价值区隔，而实际上却是以疏离价值的客观世事

进行比对。意指作用提供了能指与能指之间，或

所指之间某些内部的同义关系，以及透过表述内

容所联结到的外在所指。

罗兰·巴特指出:“如果所指的每一次更迭

都必然会导致能指的内部嬗变。比方说，每个

所指都能支配自身的能指，而能指又如影随形

地依附在所指身上，那么，意指单元之间的区别

也就立竿见影了。意指单元也就能有一个像能

指表述一样的测量标准。有多少不同的单元，

就有多少不同的表述。”［5］同时他也指出，透过

收集不同的表述来建立起意指单元清单的可能

性是微乎其微的，简单来说即是因为各个语句

的独一无二的表达形式还是趋于无限的，要找

出意指单元与表述之间的聚合关系本身是无结

构可言的。但在书写服装之中，服装能指间可

以互相比较，进而造成一种事实，即在这些比较

中寻找出相同的要素，透过这种方法来寻找意

指单元，可能是能够对各种意指单元区隔方法

进行理解的路径。

举例说，“一件长袖羊毛衫或轻松随意，或庄

重正式，取决于领子是敞开还是闭合的”这句话，

就可以拆解成两种表述:

长袖羊毛衫、领子、敞开=轻松随意

长袖羊毛衫、领子、闭合=庄重正式

意指作用的结果依循着如此路线: 从某个选

择项出发，然后经过一个部分要素，最终达到这

件衣服。透过这个过程，一件服装或服装书写才

透露出服装本身以外的意义信息，这也就是意指

作用发生在服装之上的效果。也就是说，领子敞

开与否造成的轻松或庄重最终是成为羊毛衫具

有的意义内容［6］。罗兰·巴特在此又区分出了

服装书写的几个意指要素，即对象物、支撑物以

及变项。在上述例子中，对象物即是羊毛衫，支

撑物是领子，变项则是领子的开合。这里的每一

个要素都能够进入不同的实体中加以分析，他称

之为意指的母体。母体也是意指单元的一类。

这实际上是建构出一种寻找意指作用的理论模

型，在服装与服装书写传达的价值内容中，这种

模型可以加以利用，以解析出一种价值结构的

内容。

3．意义结构与价值传达

支撑物和对象物总是由物体、衣服或饰品所

组成的，而变项则不同，乃是非物质性的。变项

直接接触到支撑物，起到改造支撑物的物质性意

义的作用。例如，开合情况是直接对应到领子

的，而非直接对应到衣服整体。但作为物质的支

撑物和对象物，在理解上可能会出现混淆的状

况。面对这个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即可理解: 支

撑物是作为对象物的部分。当一个语句中出现

了两种以上的物质能指，区分何者为支撑物，何

者为对象物要看其所指的内容。作为部分的是

支撑物，作为整体的是对象物。服装书写所透露

出来的意义，最终是指向对象物的。

在实际的情境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年流行

立领”这种句子，在这里好像没有对象物的存在。

而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服装都有领子，因此这种句

子实际 上 表 达 的 还 是“某 种 服 装 今 年 流 行 立

领”。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好像连支撑物都不

出现的句子，例如“红色是本季的流行”。在这

里，我们可以理解到的是，凡是局部的服装特征

都有可能在意指作用中扮演支撑物的角色，即使

只是整体中的颜色。在罗兰·巴特的理解中，支

撑物并不能表达任何意义，仅仅只是作为意义传

递的必要条件之一。与语言不同，服装本身并不

具有意指作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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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把罗兰·巴特对于服装书写

的意指结构理解为由三种符号物件所构成，真正

决定意义内容改变的是变项与对象物。变项是

一个非物质性的叙述，而对象物是变项所描述的

某种特征，支撑物则是维持对象物存在的实体物

件。最终描述出一件衣服的样子，然后在叙述中

给予一个评价，这即是一个简单形态的服装意义

传达系统。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价值传达系

统，因为在叙述中最后往往给出一个适合与否的

结论，将服装书写论述转化成一种价值论述，而

服装书写的结构即是这个论述的结构。从书写

服装而来的价值表述结构，对于真实服装的价值

结构是具有根源性的影响力的。

四、流行与符号

服装美学与流行的联系部分，可以从流行对

于服装生产者造成的影响来看。流行不只是影

响服装生产体系的终端，同时也影响了生产端的

设计。从整个服装生产体系来看，关于服装的美

学问题还可以进行区分，区分成专属于服装的价

值，以及其他一些不仅仅发生在服装之上的美学

价值。从审美的角度看，均衡、和谐、庄重或是壮

丽等，这些传统的美感要件都可以在服装以及其

他的艺术作品中找到，但有些则仅为服装所独

有，例如领口、裙摆、腰线，等等。这些对象物的

表现，也可以包含传统审美要件的内容，但是它

们所造成的效果却不同于其他品项的作品［8］。

流行与符号之间可能拥有非常重要的联系。

从流行的本质来看，它是透过各种媒体进行传播

以后的结果，没有媒体便没有流行。媒体实质上

乃是各种符号化的结构系统，对于一种流行的解

析最终会回到此类物件的符号系统中。

在学理研究层面，流行与符号的关系远比以

上所述来得更为广阔，除了罗兰·巴特以外，布

尔迪厄、让·鲍德里亚、吉尔·德勒兹等学者也

对这个议题提出过许多见解。在这些研究之中，

与流行息息相关的关键除了媒体以外，还有消费

的部分，让·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说: “物必

须成为符号，才能成为被消费的物”。这意味着

一种流行的前置条件，即是一个物具有成为符号

的可能性，具有这样的可能性才能进入因消费产

生的流行体系。虽然罗兰·巴特在文本中没有

特别强调，但依然可以窥见其中隐含的对于服装

书写最终也指向消费的脉络。

五、流行神话的意指作用

符号的动机与流行神话的意指作用之间，具

有相当程度的互相关联。一般来说，一个符号动

机的功能性越强，能指所指之间意指作用的特性

就越弱［9］。例如，“羽绒大衣适合寒冷的冬季”

这种对世事的表达，可以很明确地知道其功能性

诉求，那么暧昧的与扭曲符号原意的那种神话

性，在这样的表达之中就显得稀少了。绝大多数

的上游服装流行诉求，都远离这种功能性的动

机。从价值体系来看，这种因功能满足而来的价

值也并非是基于服装美。

反过来说，在符号动机的功能性看起来暧昧

的情况下，例如“夹克适合粗犷的骑士”，或许因

为长期以来的文化熏陶，我们已经认为皮夹克与

骑士间具有形象的关联，但客观来说这两者并无

绝对的功能性取舍，而是服装对于人的一种文化

作用。这个时候，一种“夹克—骑士”的神话便

诞生在语句的连接之中。用本雅明的话来说，这

也是服装与服装书写的政治作用。

六、结语

流行可视为是一种世事，而世事表现了流

行。从这个角度讲，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服装与两

者的连接虽然语法结构上有着差异，却是可以改

写的。进入到社会生产层次时，真实的服装决定

了服装书写的描写物，服装书写则进一步去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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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及创造流行。这个过程也近似于本雅明对

于文学所生产的理解，即认为文学作为社会生产

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具有主动的建构作用，并且

直接接触到大众。在此，我们对于服装书写在其

生产体系中的位置，可以给予一个结论: 它关系

到意识形态表现与物质生活的连接，同时也是具

体化展现特属于服饰的价值的描述。这种专属

性区别开了服装与其他物品，并且建立在接近艺

术审美的基础之上，最终作用于社会，对大众具

有政治效力或影响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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